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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O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ends in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worldwide. In this context,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to adapt to this chang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improve teaching efficiency, six role changes of students in blended learning are proposed, that is, 
self-managers of BYOD, participants in teaching design, selectors of online information, 
constructors of knowledge meaning, quantified selfers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implementers of 
teach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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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自带设备（BYOD）已经成为全球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在此背景下，

为帮助学生尽快适应这一变化，提高教学效率，提出了基于BYOD的混合式学习中学生角色

六大转变，即BYOD的自我管理者、教学设计的参与者、网络信息的筛选者、知识意义的建

构者、学习过程的自我量化者和教学评价的实施者。 

1．引言 

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学习和工作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典型表现一是混合式学习模式的出现，二是“自带设备”（即BYOD，英文Bring Your Own 
Device的首字母缩写）的兴起。混合式学习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线学习（E-learning）
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在企业培训领域应运而生的一种学习模式，并逐渐吸引了教育界的关注。

2009年，BYOD起源于IT企业，主要指员工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接入企业网络以支持自己的

工作，提高工作效率。这种模式也很快被引入到教育教学领域，师生通过BYOD获取教学资

源、进行信息交流、开展教学活动，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 
在网络技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混合式学习和BYOD的优势更加明显，而且两者的

结合深刻地变革着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习惯了坐在教室里听老

师讲课的学生很难适应这种变化，除了听课感觉无所适从。究其原因，主要是从传统的教师

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向基于BYOD的混合式学习转型过程中，学生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不清晰。

基于此，本文论述了新型教学模式中学生角色转变的六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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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BYOD的混合式学习中学生角色的转变 

移动互联网时代，学生可以通过BYOD随时随地获取大量的学习资源，其学习场域和学

习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社会对人才能力的需求变化，打破了学生传统教学模式中听讲

的单一角色。学生必须适应迅速变化的时代，作为学习者，其角色身份开始变的多元，在学

习的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内涵更加丰富。 

2.1  BYOD的自我管理者 

开展混合式学习离不开学习管理系统（LMS，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的支持。因

此，BYOD进课堂成为当今教育发展变化的重要趋势之一。移动互联网时代，BYOD更多的

表现为智能手机，它不仅具备笔记本电脑的基本功能，而且小巧、携带方便，更重要的是交

际沟通方便。当代大学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智能手机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标配。“机

不离手”成为大部分学生的真实写照，反映在课堂上就是出现了“低头族”。课堂手机问题

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难题”，因此各个高校纷纷发起“无手机课堂”倡议。这显然是与

当今教育发展趋势相悖的。一味的“赌”不仅是治标不治本，而且还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因

此，必须采取“疏”的策略，教师充分利用学生的BYOD开展丰富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合

理利用手机。 
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学生是内因，教师的引导必须通过学

生才能起作用。因此，面对BYOD的巨大诱惑，学生必须转变观念，认识到自己才是学习的

主人，而BYOD是辅助学习的有力工具。另外，学生应该积极参与教师利用BYOD开展的各

项教学活动，减少课堂上对设备其他功能的应用。最后，学生可以自己建立课堂使用BYOD
的约束机制，或使用番茄工作法类App强制约束自己合理利用，逐渐形成良好的习惯。有效

的BYOD自我管理者角色是开展混合式学习的重要前提条件。 

2.2  教学设计的参与者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掌握着教学活动的主动权，学生处于被支配的地

位，是课堂的被动参与者。这种模式直接导致了教学效率低下，教师教的累，学生学的也累。

这一问题突出反映在教学分析、教学活动设计、教学实施以及教学评价等教学设计的各个环

节上。究其原因，从主观上来讲，教师长期受行为主义教学理论的影响，对整个教学拥有绝

对的把控权，教师主要从个人经验出发进行教学设计，忽视了学生的因素，学生只能被动的

参与课堂学习；从客观上讲，由于时间、技术等条件限制，教师使学生参与教学设计的成本

与代价比较高。很显然，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比较多的，如无法真实了解学生的知识准备、学

习需求与学习效果。 
随着现代教学理论和建构主义的发展，人们开始对传统的教学模式不断地进行抨击与改

进。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重要的一步就是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设计中来。移动互联网环境

下BYOD的发展为学生参与教学设计提供了极大便利。首先，在教学分析阶段，教师可以通

过编制调查问卷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向学生发放并收集数据，这为了解学生、针对性地开展教

学提供了基础；其次，在教学内容方面，每个学生对知识的需求不同，他们有权参与决定应

该学生，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BYOD 向老师表达自己对教学内容的需求，另一方面，学生需

求不同了，则必须开展混合式教学才能满足这种个性化发展；再次，学生应该参与到教学活

动的设计中，与教师共同决定什么内容适合在线自主学习，什么内容需要线下通过集中教授

学习？线下的面对面学习中，应该是听教师讲授，还是个人独自探究，抑或小组合作探究？

这些活动的设计应该吸引学生参与设计，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最后，教学评价的设

计也需要有学生的参与。学生可以与老师讨论决定对某项教学活动如何开展教学评价。不管

是自评、教师评价还是学生互评，学生都应该参与到评价标准与内容的设计中。提高评价的

针对性，学生才能对学习成效产生预期。教学设计的这些环节在传统教学环境下是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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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技术却很容易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因此，开展基于BYOD的混合式学习，促进学生

发展，必须使学生由一个听讲者向一个教学设计参与者转变。 

2.3  网络信息的筛选者 

传统环境下教学中，教师是知识的权威和主要甚至是唯一来源，学生主要通过教师获取

知识。但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海量信息资源充满着网络，教师的知识权威地位

受到威胁。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获取大量的学习资源。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越是资源丰富，

学生越是难以选择适合自己水平和需求的信息。同时，网络资源质量良莠不齐，甚至许多信

息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或观点偏颇。因此，学生必须做一个网络时代的信息筛选者，选择对自

己有用的信息。 
学生有效的筛选网络信息资源，除了国家加大网络监管力度和教师引导等外界环境之外，

自身还需要不断提升信息筛选能力。一方面学生应该熟悉自己学科常用的信息资源网站，这

些内容是对自己专业学习最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学生需要提高信息概括能力，学会用关键

词等字段通过搜索引擎进行查找。最后，学生作为BYOD的拥有者，在通过BYOD帮助自己

学习的同时也应该注意网络信息安全，不轻信他人传播的信息，自己也不能传播未经证实的

各种消息、谣言。 

2.4  知识意义的建构者 

在早期的学习理论影响下，学习的过程就是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过程，学生是信息被

动接收者。但英语纽卡斯尔大学教授苏伽特·米特拉（Sugata Mitra）在印度的“墙中洞”实验

（Hole in the Wall）却证明了建构主义学习观的正确性。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是学生在

一定的情境中，借助他人的帮助，通过意义建构而获取知识的过程。因此，学习是一个主动

的过程，学生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的选择和加工，以自己的原有知识经验为基础，对新的信

息进行意义建构和理解。 
基于BYOD的混合式学习改变了传统的教师单向传授知识的学习过程，理想的学习环境

应该包括情境、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四个部分。因此，新的环境下，教师更多的是为学生

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进行利用BYOD搜集信息，组织学生间的协作交流进而构建自己的知识

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逐渐地向一个知识意义的建构者角色转变。 

2.5  学习过程的量化自我者 

量化自我的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科技杂志《连线》（WIRED）的两位记者盖瑞·伍尔夫

（Gary Wolf）和凯文·凯利（Kevin Kelly）提出的。期初主要应用与医学健康领域，指人们

通过可穿戴设备及移动终端实时记录个人生命数据，并通过数据反馈进行自我调整。后来，

这一迅速应用与教育领域。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量化自我有利于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

明确自己学习的优势与不足，进而帮助学生发挥优势，弥补学习上的不足。 
量化自我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学生在基于BYOD的混合式学习中，通过学习平台留下

了大量学习数据，包括资源学习、活动参与、学习成绩等。学生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找出自己

做的好的与差的方面，好的方面应该继续保持，差的方面就是学习短板，应该加倍努力克服。

此外，学生还可以通过这些数据进行个人学习的历时比较，了解自己学习进步状况；也可以

进行个人与其他同学的横向比较，找出与其他人的差距，虚心请教优秀的同学，促使自己获

得进步。 

2.6  教学评价的实施者 

教学评价是衡量教学效果，促进教学改革的重要手段，因此教学评价应当尽量做到全面、

科学、客观。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学评价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不全面上，如只注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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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终结性评价和学习成绩，而较少关注学生自评、过程性评价和学生能力评价，因此也

有“一考定终身”的说法。要改变这一现象，就要从评价主体、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 
在基于BYOD的混合式学习中，学生是教学设计的重要参与者，参与了教学评价的设计，

同时也教学评价的实施者。首先，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平台的大数据进行总体自我评价，也可

以就自己的某项作业任务根据评分点进行自我评价；其次，学生可以在教学平台对其他的作

业任务进行实名或匿名互评；最后，学生也可以对教师的教学进行评价，以利于教师及时调

整教学策略。评价既可以是客观性的分数评价，也可以是主观性的评语评价，无论通过何种

方式，BYOD都可以方便使师生获得及时的反馈，改进教学。 

3．结束语 

BYOD已成为全球教育信息化的重要趋势之一，而混合式学习也当今最流行的教学模式。

两者的结合势必会对传统的教学模式产生颠覆性变革。就学生而言，必须要改变传统的课堂

听讲者角色，尽早适应基于BYOD的混合式学习者的角色。一方面，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习效果；另一方面，学习的过程是学生在师生协助下自我建构知

识意义的过程，这有利于学生学会学习，培养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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